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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艺术，如何招收艺术生？
张新科

微 言 大 义

改编自陈彦创作的获茅盾文学

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让秦

腔这门古老的戏曲剧种完成了堪称

现象级的文化“出圈”。

对于《主角》带来的秦腔热潮，

若不追溯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将这

股热潮仅归于影视剧加持下的推波

助澜，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如果仅

以能否成为下一个“流量爆款”来审

视一个剧种的价值，如果因为一时

的冷热不均就陷入自我怀疑，那才

是真正的危险。这种看法低估了秦

腔爆红背后的深层逻辑。这种火爆

并非一时热度，而是大众文化自信

提升的具体表现，对文艺审美有了

一定高度的认识，古老文脉不需要

刻意迎合潮流，而是找到了与时代

吻 合 的 叙 事 切 口 。 流 量 可 以 是 捷

径，但从来不是戏曲艺术生存的唯

一途径。

与此同时，舆论声中也浮现出

另一种隐忧与焦虑。在一些戏曲从

业者和爱好者中间，弥漫着一种说

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羡慕秦腔

撞上“泼天富贵”的同时，也在暗自失

落——为什么火的只是秦腔？很多

人不禁忧虑起其他一些地方剧种的

处境，难道它们真的抓不住流量？没

有热点？缺乏深厚底蕴？这种焦虑

可以理解，但更值得警惕。地方剧种

的底蕴从来无须单靠一部爆款剧来

背书，它们有的是“天生底子好”的硬

实力，因此，不应简单地以“流量焦

虑”来定义地方剧种的处境。它们在

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突围，真正的

危机不是“热度不够”，而是被潮水般

的焦虑内耗所裹挟、被单一化的成功

标尺所绑架。

问题在于，流量高度依赖影视

媒介的一次性输血，一旦剧集播完、

热搜下沉，后续如何维持观众的关

注度？如果院团只停留在“等待下

一部爆款”的被动等待中，戏曲的年

轻化之路注定难以为继。因而，当

线上流量涌入时，院团和演员需要

懂得如何将观众的“看戏”行为，从

屏幕前的猎奇，转化为剧场里的沉

浸体验，由看热闹转变为看艺术的

深度参与。这要求戏曲院团既要有

打造爆款的明星培养意识，提炼出类

似“吹火”“卧鱼”的戏曲元素，使其具

备短视频传播潜力，又要有将线上关

注转化为线下票房与社群黏性的变

现能力。一个剧种不能永远活在热

搜榜上，但可以活在观众的日常文化

消费清单里。

流量是百米短跑赛，艺术传承

却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马拉松跑。

这部剧能戳中亿万观众的内心，引

起共鸣，核心还是抓住了地方戏曲

发展重要的内核——主角意识。这

里的“主角”，不单指戏台上占据中

间位、挑大梁的名角，更是地方戏曲

剧 种 自 身 作 为 文 化 主 体 的 主 角 姿

态。秦腔能在黄土高原上扎根生长，

靠的从来不是依附别的艺术形式讨

生活，而是一代代名角攒着一股子不

服输的劲儿，把黄土高原上人的骨血

揉进了唱腔的嘶吼声中。同样，这也

适合活跃在祖国大地上的各种戏曲

门类，每个地方剧种都有机会成为自

己的主角。

这份主角意识，首先体现在打

破自我矮化的心理障碍上。各地方

剧种拥有深厚的艺术资源，它们不

需要成为秦腔，也不需要制造“假想

敌”，而是要从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

出发，找到差异化的传播路径。有

些 绝 活 在 短 视 频 上 天 生 具 有 观 赏

性，比如蒲剧的帽翅功、晋剧的翎子

功、北路梆子的“咳咳腔”——这些

独特的技艺完全可以打造为“招牌

菜”，培育属于自己剧种的“网红时

刻”。有些则适合深耕特定的受众

圈 层 ，做 强 做 深 ，以 可 变 的 传 播 形

式，坚守艺术的根脉不断裂。其次，

应当主动寻求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与

行业联动。《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 年）》的出台，为地方戏

曲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窗口期。地方

剧种应当积极对接这类政策资源，

形成“政府搭台、院团唱戏、大众喝

彩”的良性循环。最后，还是要扎扎

实实地做好人才梯队建设，让“后继

有人”不再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一

个 剧 种 的 根 基 在 人 才 ，人 才 在 青

年。正如一些地方剧种已经摸索出

的经验：戏曲走进高校社团，让大学

生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感受、接受、

传播传统戏曲；充分利用名家工作

室机制，有效激活青年人才培训机

制；让青年演员勇于、善于亮相，利

用 跨 界 进 行 青 春 的 戏 曲 现 当 代 表

达 。 当 年 轻 人 既 是 观 众 也 是 传 播

者，既是学习者也是创新者，那么无

论有没有流量加持，这个剧种都拥

有了最坚实的生命力。

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一时

热搜的漂浮之间。传统戏曲从未过

时，只是需要被重新“发现”。戏曲

的根脉深深扎在老百姓的生活里、

扎在每一片土地的记忆里。流量也

许会褪去，但只要台上有人唱、台下

有人守，每一出戏都是生生不息的

传承，每个人都是这场文化大戏里

不可或缺的“主角”。

近日，天津相声名家田立禾先生

不幸辞世。他从艺数十载，留下了

《庸医》《抬杠铺》《家庭论》《哭的艺

术》《窦公训女》等“台风朴实、包袱响

脆”的相声节目，也曾在《有困难找民

警》《大树底下好乘凉》《笑口常开》等

影视作品中塑造鲜活角色，尤其是在

电影《天安门》中扮演的扎灯匠蔺师

傅，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田先生18岁时拜老艺人张寿臣为

师，在当今相声行内辈分较高。他去世

后，关于相声界师徒辈分、拜师风习的

讨论再度升温。比如有观众提及，某

位年轻演员幼时曾向田立禾问艺开蒙，

但因年纪太小、辈分不好安排无法正式

拜师，只能另拜他人。再比如也有人强

调“师徒如父子”的严训，甚至重提“欺

师灭祖、悖逆人伦”之类的话题。

师徒传业是中国传统艺术口传心

授的有益方式。田立禾先生尊师重

道、提携后学，其艺术风范颇受好评。

他身后出现的一些关于“辈分”“门规”

的议论，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代，

究竟需要怎样的师生关系？

尊重传统，不等于墨守成规。相

声界的拜师仪式、辈分排序、“引保

代”规制，承载着行业的过往脉络和

群体认同，理应得到适当尊重。但

传统之所以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

与 时 代 同 频 共 振 。 如 果 一 味 强 调

“门第”“辈分”，甚至将师徒关系异

化为“人身依附”或“包身工”式的旧

俗——比如“儿徒必须无偿效力多

少年”之类的陈规，那就背离了教育

的 本 意 ，也 偏 离 了 现 代 文 明 的 准

则。孩子年幼拜师学艺，首先是学

生，不是童工；师徒之间，首先是教

与学的关系，而不是主与仆的依附。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健康

的师生关系，底色是人格平等，基石

是教学相长。孔子曰“有教无类”，

韩愈言“弟子不必不如师”，说得都

很令人深思。在艺术传承中，师傅倾

囊相授，学生勤勉笃学，彼此尊重、相

互砥砺，才能成就一段温暖而真挚的

师生情谊。这样的情谊植根于对艺

术共同的热爱，生长于日常点滴的交

流互动，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比

如有的相声名家把学生看作同事、同

志，乃至兄弟，相互之间平等切磋、真

挚交流；也有的相声名家收徒分文不

取，只看重艺术上的引导与探索中的

扶持，不靠“辈分”压人，不凭“门规”

束人，而是以真情动人心弦。

当代的艺术教育，应当倡导一种

纯粹、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

这或许正是田立禾等老先生留给我

们的一个颇值得深思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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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是中国

革命文艺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左翼

文艺在大众化、时代主题、精神建构、形

式创新等许多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创

作了大量经典作品，贯穿其中的人民性

立场，对于当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具有深刻的

启示意义。

与特定时代人民和民族命运紧密

联系。左翼文艺一方面延续五四反封

建的思想传统，并将笔触深入社会底

层的生存困境。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控诉封建礼教对底层女性的压迫，叶

紫《丰收》展现农民在多重剥削下的破

产命运，夏衍《包身工》揭露帝国主义

压榨下工人的悲惨处境。这些作品直

面人民苦难，揭露苦难背后的制度根

源，精准反映了最广大群众的生存诉

求。另一方面，随着土地革命的推

进，左翼文艺主动书写农村革命与武

装斗争。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茅

盾“农村三部曲”等作品，串联起农村

社会动荡与革命发展的壮阔图景。

这启示我们，当代文艺创作要始终紧

跟时代步伐，聚焦重大时代主题与人

民利益，把文艺创作融入民族复兴的

历史进程，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左翼文艺并不止步于揭露社会

黑暗，更是在作品中传递革命的希望

与斗争的信念。《包身工》结尾“黎明

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的断言、

苏区题材作品对革命新生活的书写，

都在苦难中为人民点亮前行的光。

左翼文艺运动推动大批革命作家走

出书斋、深入现实生活，开始了思想

情感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的转变。

这对当代文艺的启示是，要以优秀作

品凝聚人心、传递希望，为人民提供

丰厚的精神滋养。

传递和塑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爱国主义是左翼文艺鲜明的民族

精神标识。从柳倩《震撼大地的一月

间》的抗日史诗，到艾芜《咆哮的许家

屯》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及时书写，左翼

文艺始终以文艺唤醒和强化民族意

识。《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将民族危亡

之际的不屈呐喊化为永恒旋律，成为

全民族精神力量的象征。此外，左翼

文艺还凝练着进行不屈不挠革命斗

争、集体至上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特

质根植于中国人民的抗争历史。这启

示我们，文艺创作需要发挥传承民族

精神、展现时代精神的作用，让文艺成

为照亮民族前行道路的精神火炬。

以文艺大众化为路径，创造艺术

精品。在理论和实践上，左翼文艺以

大众化为重要路径和方法，倡导使用

大众文艺形式和大众语，打破了早期

革命文学“欧化八股”的疏离感，主动

吸纳民间口语、方言俚语，用大众真

正听得懂、说得出的话语进行创作。

蒲风的《茫茫夜》以农民的日常口语

入诗，没有了晦涩的表达；田间的《给

战斗者》以短句、口语化的呐喊形成

很强的传播力。这种语言层面的改

造，不仅是简单的语言文字通俗化，

而是让工农大众在文艺作品里看见

自己的形象、听到自己的声音。左翼

文艺逐步克服了早期作品中存在的观

念化、标语口号化、人物脸谱化、模式

化等局限。张天翼的讽刺叙事、萧红

的写实笔触、茅盾的宏大结构，都以巧

妙的艺术构思、鲜活的人物塑造与跌

宕的叙事节奏，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

性的统一，创作了大批经典作品。左

翼文艺实践启示我们，文艺大众化不

是降低艺术标准，更不是对题材的刻

板限定。当代的文艺人民性，既要坚

持面向大众、贴近群众，让作品为人民

所喜闻乐见；也要坚守艺术品质，深耕

创作技巧，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大众化与精

品化的统一中践行文艺人民性。

拓展新的艺术门类和媒介。左

翼文艺不仅在传统文学领域深耕，更

主动开拓新的艺术样式与传播阵地，

极大地扩展了进步文艺的群众覆盖

面。在文学领域，左翼文艺催生了报

告文学等全新文体；文学之外，左翼

文艺还充分利用话剧、电影、连环画、

木刻等群众容易接受的表现形式，搭

建起覆盖不同文化程度大众的革命

宣传网络。话剧《回春之曲》、街头剧

《放下你的鞭子》，左翼电影《狂流》

《春蚕》等艺术创作，把革命思想渗透

到大众的日常看戏、看画、看电影、听

书的生活场景里，真正实现了文艺

到群众中去。左翼文艺界还通过报

纸行业、电影公司、演出团体等渠道

扩大文化阵地，将进步文艺送到广

大群众中。这一经验启示我们：当

代践行文艺人民性，既要传承好传

统文艺样式，也要主动顺应媒介发

展与群众审美需求的变化，积极拓

展新的艺术形式与传播渠道，让文

艺作品通过更多的文艺样式和媒介

载体走进人民生活，持续提升文化

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

召力、国际影响力。

回望左翼文艺运动，尽管存在局

限，但它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创作立

场和实践，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从紧扣时代主题到坚守

人民立场，从传承中国精神到打造艺术

精品，从创新艺术形式到拓展传播阵

地，左翼文艺不仅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经

验和成就，也为当代践行文艺人民性提

供了深刻、生动的启示和参考。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公布 2027年

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戏

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导演等 8 个专

业（方向）调整至普通批次招生，考生

无须参加艺术类省级统考和学校校

考，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部分

专业采用省级统考成绩与文化成绩

综合录取；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等

专业继续保留校考。其中，戏剧影视

导演进入普通批尤其引人关注。学

导演，也可以不参加艺考了。

事实上，这并非一所高校的孤立

探索。近年来，多所艺术院校持续缩

减校考范围。南京艺术学院明确，舞

蹈学、音乐教育专业自 2026年起不再

组织校考，使用招生省份艺术类专业

省统考成绩；天津美术学院 2026年仅

将中国画、绘画、雕塑、实验艺术列为

校考类。中央美术学院、内蒙古艺术

学院等高校也在调整校考专业范围。

今天所看到的并非简单的“取消

艺考”，而是艺术人才选拔方式的一次

重新分类。长期以来，“艺术专业”与

“专业考试”几乎被视为天然联系在一

起。学音乐要唱，学舞蹈要跳，学美术

要画，学表演要演，那么学导演、编导

似乎也理所当然要先参加专业考试。

但 艺 术 学 科 内 部 并 非 铁 板 一

块。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等专业高度

依赖身体条件、专业技能和长期训练，

一名考生是否具备基本音准、节奏感、

身体协调性和舞台表现力，有必要在入

学前进行考查。美术、设计等专业需要

一定的专业基础，可以更多依靠规范

化的省级统考。艺术史论、艺术管

理、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则具有较强

的人文属性，其学习更依赖阅读、写

作、理解、思维和知识积累。

不同专业需要不同能力，自然不

应采用完全相同的招生方式。因此，

艺考改革真正提出的问题不是“艺术

专业还要不要考试”，而是哪些能力

必须在进入大学之前加以考查，哪些

能力可以进入大学以后再培养。

过去一些艺术专业事实上形成

了明显的“预科化”现象。为了应对

艺考，学生从高中甚至更早便进入培

训机构，提前学习影评、故事创作、即

兴评述、表演、素描、色彩等内容。本

应由大学承担的一部分专业基础教

育，被提前转移到了社会培训机构。

然而，一旦考试形式相对固定，培训

就容易围绕考试形成套路。影评有模

板，故事有程式，表演有固定方法，美

术考试也可能形成标准化表达。艺术

教育本来强调个性与创造，艺术考试

却可能在应试培训中走向同质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部分专业取消校

考，也是在重新划定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

的边界：高中阶段首先完成较为完整的基

础文化教育，专业训练则更多回归大学。

文化课地位提高，是近年来艺考

改革的重要方向。长期以来，一些考

生把艺考视为进入大学的特殊通道，

艺术学习甚至被异化为升学策略。提

高文化要求，有助于推动考生从兴趣、

能力和职业发展出发选择艺术专业。

更重要的是，对导演、编剧、编

导、艺术管理等专业来说，文化素养

并非专业能力之外的附加条件，其本身

就是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

能力、写作能力、历史意识、社会理解和

审美判断，很难与艺术创造截然分开。

因此，文化课的重要性不应仅理

解为“艺术生也要提高文化成绩”，而

意味着部分艺术专业人才评价标准正

在变化：文化能力正在从过去的录取

门槛，逐渐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依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高考成绩

简单等同于艺术潜质。标准化考试最

大的优势是公平、透明和可比较，而艺

术创造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恰恰是个体

差异。一个文化成绩并不突出的年轻

人，可能具有异常敏锐的艺术感受、想

象能力和表达欲；一个文化成绩优秀

的学生，也未必天然具有艺术创造力。

由此产生艺术人才选拔长期存

在的一组张力：标准越统一，越有利

于保障程序公平；越强调个性和特殊

才能，越有可能发现独特人才，却也

越难实现标准化评价。解决这一矛

盾，不能简单选择任何一端，而应继

续完善分类评价。

今天的艺考改革正在形成越来

越清晰的基本方向：能够通过文化考

试评价的，不必重复进行专业考试；

能够通过省级统考完成基础专业评

价的，尽量减少高校校考；只有那些

高度依赖特殊专业能力和个体天赋

的专业，才有必要保留更具针对性的

专业选拔。

这意味着，“艺术专业”正在逐渐

与“艺考专业”分离。未来，越来越多

学习艺术史论、艺术管理、戏剧影视文

学乃至数字创意专业的学生，可能根

本没有经历传统意义上的艺考。他们

首先作为普通高中生接受基础教育，

进入大学后再接受系统专业训练。

这并非艺术教育的弱化，反而可

能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艺术人才成长的

规律：大学究竟应该招收已经接受大

量专业训练的“准艺术家”，还是招收

文化基础扎实、具有创造潜质的青年，

并通过大学教育使其成长为艺术人

才？过去的艺术招生较多关注考生

“现在会什么”，未来的艺术教育则应

更加关注学生“将来能够成为什么”。

大学的使命本就不只是挑选已经训练

成熟的人，更重要的是发现潜力、发展

能力、培养人才。艺术教育尤其如此。

因此，“不考艺术，如何招收艺术

生”看似是一个悖论，实际上触及了艺

考改革的核心。真正需要建立的，不

是某一种适用于所有艺术专业的考试

模式，而是更加科学的分类评价体系：

该考文化的考文化，该考专业技能的

考专业技能，该识别特殊天赋的，则为

真正具有突出潜质的人才留下通道。

当考试方式真正服从专业特点和

人才培养规律，艺考改革所改变的，就

不仅是招生办法，更是我们对于艺术

专业、艺术教育和艺术人才的理解。

近日，山东省济宁市新创优秀群

众文艺作品汇演举办。汇演分戏剧、

曲艺、音乐舞蹈 3 个专场，集结 34 支

创作表演团队，呈现了一批饱含时代

气息的群众文艺新作。

此次汇演的价值，不止于收获了观

众掌声，更重要的是，让地域资源、乡土

素材在舞台上实现创新转化。演出中，

戏剧专场展现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热

点话题，曲艺专场以山东琴书、渔鼓等

说唱百姓故事，音乐舞蹈专场则从儒家

文化、运河文化中提炼鲜活元素，展示

城市发展变迁。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和

表演者来自基层，演的也是身边的人、

新鲜的事，这种带着泥土味的创作，正

是文艺创作“从群众中来”的生动验证。

当然，汇演并非“终点站”。从“老中

青”三代同台传承，到为传统艺术赋予时

代新韵，再到持续孵化培育不断涌现的

新人新作，汇演应着眼于群众文艺的长

效生命力——坚持“到群众中去”，回到

社区广场、乡村舞台、田间地头，在与群

众持续互动中接受检验、汲取反馈，推动

优秀作品常演常新、文艺人才茁壮成长。

群众文艺的生命力在于流动和

生长。搭建集中展示机会，是作品向

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关键一步，而从

“能演”走向“常演”“有人演”，离不开

跟踪打磨、普及推广等常态保障机

制。只有在这些环节上紧密衔接、落

实到位，才能更好打通群众文艺从瞬

时“出彩”到长久“扎根”的完整闭环。

汇演是亮相，不是作品的终点
孙丛丛


